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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霞茶香
郭亮

“咚——”

闭目时总能听见这样的钝响。悬

在屋梁上的巨木，裹着粗粝的麻绳，

被几个光膀子的汉子一次又一次推

着撞向铁箍。铁箍里裹着的是碾碎并

蒸过的油菜籽，在重击下微微颤抖，

金黄的油液汩汩流出，带着浓烈的清

香，淌进木槽……

睁开眼，现实却换了轻盈的调

子。这里是荷塘区仙庾镇的樟霞村，

古树茶油坊里，一台电机低鸣着，齿

轮缓缓转动，茶籽饼被挤压得吱吱作

响，油液一点点渗出，顺着管道流进

不锈钢桶中。没有悬木撞击铁箍的巨

响，也没有粗犷的汉子大嗓门的调

笑，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的单调节奏和

工人们低声的交谈。

我笑了笑，这臆想并非空穴来

风，而是源自儿时的记忆，老家村里

榨菜籽油便是如此——人力、古法、

喧闹而充满生机。而此刻，身处长株

潭“绿心”深处的樟霞，我看到的却是

另一种油、另一种时光。

上大学之前，我没吃过茶油，更

没见过油茶树。老家在洞庭湖平原西

侧一隅，泥沙淤积而成，一马平川，长

于山间的油茶树自然没瞧见过，日常

食用的都是菜籽油，上大学来株洲后

才第一次尝到茶油的滋味。初入口

时，清香中带着一丝微苦，却别有一

番韵味，也知道，相较菜籽油，这茶油

的身价很是不菲。如今，应邀来到樟

霞村，我终于得以亲眼探访这茶油的

源头。

樟霞村不大，却整洁得让人心生

好感。村道两旁绿树成荫，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草木的清新。村后山中数百

株树龄超百年的古油茶树，是樟霞的

骄傲，也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

株洲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荷塘

区作为核心区域，积极探索绿色产业

与生态保护并重的路径。仙庾镇紧抓

这一机遇，将古油茶树资源转化为经

济优势，樟霞村便是其中的缩影。

油茶树全身都是宝。油茶籽能榨

油自不需说，油茶叶虽不如茶叶一样

可以泡着喝，却也能绿化空气、净化

环境；油茶花是丰富的蜜源，兼有药

用价值；油茶果（籽）壳含有大量的木

质素、半纤维素和纤维素等，可提炼

茶碱、栲胶，制作优质栽培基质；油茶

树根可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干根更

可用作盆景雕刻材料，制作小农具，

生产白炭；即便榨完油后剩下的茶籽

残渣茶麸（俗名茶枯），除了是重要的

有机肥料外，还可进一步提取皂素，

有强效的去污和杀菌杀虫能力……

“老板，讨些茶枯可好？”负责榨

油坊运营的工作人员正介绍着，同行

的林姐突然兴奋起来，眼里跳动着主

妇特有的精明，“洗发水化学气味太

重，不如这草木灰熨帖，养花种菜也

用得上。”不是多值钱的玩意儿，老板

从角落找了个大号的编织袋，乐呵呵

地从角落里堆着的一大堆茶枯中装

了大半袋，我和另一个朋友帮忙抬到

外坪停着的车边，林姐则掰着手指头

算，要给谁谁谁送几斤，也是养花的

“花友”。

茶油坊里，榨油的活儿虽说是用

上了电机，可老法子并没丢。茶籽经

晾晒、去壳、碾碎、蒸熟等步骤后制成

茶饼，最后用电机榨油，每一步都慢

条斯理，像是在跟时间磨功夫。古法

榨出的古树茶油色泽金黄，香气持

久，烹饪时几滴便能提味增香，深受

市场青睐，甚至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

验采摘与榨油过程。

走在村道上，我试图寻找那片传

说中的古油茶林，却未在后山见到成

片的古树。陪同的本地朋友带我绕到

村边一家民宿的后山，指着一棵孤零

零的野生油茶树说：“瞧瞧这个吧，也

算个意思。”树并不高大，枝干嶙峋，

透着一股苍老的韧劲。已是冬末，采

摘季早已过去，树上还挂着几颗干瘪

的茶籽，黑褐色的外壳在寒风中微微

摇晃。最奇特的是，枝头竟还有几朵

粉白色的茶花，花瓣薄如蝉翼，在冬

日难得的暖阳下娇艳动人。

“ 都 快 入 春 了 ，怎 么 还 有 花 ？”

我问。

“这就是油茶树的脾气，‘抱子怀

胎’。”朋友解释道，“果子要孕育整整

一年才成熟，老果未落，新花已开，花

果同期，生生不息。”

我踮起脚，凑近端详着那几朵茶

花。虽不似春花那般热烈，却有一种

倔强的美感，仿佛在向时光证明自己

的存在。山风掠过，宿果与新花碰撞

出细碎声响，让人想起老祖母的银镯

碰着青瓷碗，我突然就懂得茶油香醇

的奥义——那是在四季轮回中反复

折叠的时间，是花信与寒霜达成和解

的秘辛。

午饭摆在村口的农家乐。茶油蒸

鸡甫一上桌，琥珀色的油珠便在鸡皮

上翩翩起舞，比我熟识的菜籽油多出

三分清透。老板拎着茶壶笑道：“古树

茶油发烟点高，怎么煎炸都不生浊

气。”瓷勺破开鸡腹时，混着茶油香的

菌菇气息轰然炸开，惊飞几只檐下打

盹的麻雀。

乡 村 振 兴 的 春 风 早 已 吹 进 樟

霞。据媒体报道，过去几年来，荷塘

区以长株潭绿心为依托，打造生态

宜居乡村，仙庾镇则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樟霞村不仅修缮了村道，

还建起了民宿和农家乐，古树茶油

成了带动地方经济的一张名片。村

里成立的合作社整合资源，将分散

的古油茶树统一管理，村民通过种

植、加工和销售获得多渠道收入。朋

友告诉我，过去村里年轻人多外出

打工，如今不少人返乡参与茶油产

业，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归途中，我又听见记忆深处的

钝响。只是这次，悬木撞出的不再是

清亮的茶油，而是漫山茶花绽裂的

声音。我想起民宿后院那株野茶树

——此刻应有山雀啄食宿果，振翅

时抖落的花粉，正在风里酿着来年

的油香——秋天的果，冬天的花，古

树和新苗，都在压榨机的金属光泽

里达成默契。

原来，真正的传承，未必是固守

梁上悬木的旧影，恰是让茶枯在某个

城郊阳台的花盆里，悄然化出春绿。

餐桌上的地标——攸县蒸盆
武开龙

在攸县，年的味道，是从一缕热

气腾腾的肉香开始的。

当除夕的鞭炮屑铺满门庭，游子

归家，亲朋聚首，此时的餐桌上，即便

佳肴叠翠，若缺了那只硕大的青花瓷

盆，这顿团圆饭便仿佛失了灵魂。这

便是攸县人过年的重头戏，也是当地

饮食文化的金字招牌——攸县蒸盆。

因攸县方言中，“蒸”与“金”同

音，“蒸盆”在老口子里又唤作“金

盆”。过年吃蒸盆，寓意着“端金盆，享

富贵”，这道菜也因此成了当地红白

喜事、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头道大

菜，更是攸县人待客礼仪中最高的

“见面礼”。

《攸县志》曾载：“攸水西流而清，

故其民聪慧好文；溪回浦静，故其民

柔顺好礼。”攸县人的“柔顺好礼”，在

一道蒸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

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仪式。

若逢贵客登门，蒸盆上桌之际，

便是主人展露才情与热情之时。不

同于一般的推杯换盏，攸县民间保

留着吟唱“赞词”的古风。若是春节

团拜，主人家或许会高声唱道：“门

前 喜 鹊 闹 喳 喳 ，看 来 真 是 大 吉 祥

……风和日丽攸州美，攸县蒸盆表

心意！”客人亦会即兴回敬：“客套不

多说，只把蒸盆呷！”

若是逢上婚嫁喜宴，这蒸盆更是

承载了万千祝福。司仪指着热气腾腾

的蒸盆，口吐莲花：“蒸盆上席好兆

头，福禄寿喜纳八方！”虽是乡间俚

语，却朗朗上口，将主宾尽欢的热闹

气氛推向高潮。这种独特的餐桌文

学，让饮食超越了果腹的层面，升华

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与共鸣。

当然，能作为“餐桌地标”，攸县

蒸盆靠的绝不仅仅是吉祥话，更是那

历经千百年传承的烹饪匠心。

蒸盆之美，在于“和”。它不倚重

珍稀野味，所用皆是攸县本土最朴实

的食材，却讲究原汁原味、五行调和。

一只地道的蒸盆，通常集纳了六种或

八种食材，寓意“六六大顺”或“八方

来财”。

其制作过程，颇似作画，需层层

铺陈。取农家土鸡与鲜排骨焯水去

腥，奠定醇厚的底色；干墨鱼去皮切

条，增添海味的鲜甜；最妙的是那一

圈金黄的炸蛋，如金币般围拢，守护

着中间的红枣、猪肚与姜片。这些食

材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利用彼此的特

性穿插互补。注入当地清冽的山泉

水，入笼蒸制两个时辰。揭盖瞬间，香

气喷薄而出，汤色清亮如茶，肉质酥

烂而不失其形。一口热汤下肚，鸡肉

的鲜、排骨的香、墨鱼的浓、红枣的

甜，在舌尖上交织回旋，这便是地道

的“攸县味”。

这一方蒸盆，像极了攸县人的性

格：外表朴实无华，内里却包容万象、

热情似火。

如今，随着勤劳的攸县人走南

闯北，这道“餐桌上的地标”也早已

走 出 了 湘 东 一 隅 。但 不 论 身 在 何

方，对于攸县人而言，蒸盆不仅是

味蕾的享受，更是乡愁的载体。在

喜庆宴席中，它寄托着梦想成真的

祈愿；在春节家宴里，它是团圆与

富足的象征。

有朋自远方来，无酒或是遗憾，

无蒸盆则不成席。若你有幸吃上了这

道“攸县蒸盆”，那你若不是攸县的归

人，便定是尊贵的上宾。

弦歌不辍罗霄山——
茶陵历代书院的千年回响

谭金良

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深处，茶陵是

一方独特的地理存在。它是中国唯一以

“茶”命名的行政县，因地处“茶山之阴”，又

传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

名。这片古老的土地，不仅氤氲着千年的

茶香，更流淌着绵延不绝的书香。

茶陵虽为山区小县，但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其文教之盛，令人惊叹。自宋

至清，茶陵共兴建书院（含社学、义社）

38 所，其中 29 所延续至清末。在崇文重

教的氛围下，茶陵学子在科举场上屡创

佳绩，历代共考取进士 127 人，状元、榜

眼、会元俱全。这一串串闪光的数字，不

仅领跑湘东，更在湖湘文化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韵初啼：
将军剑气里的儒学开篇

“书院”二字，初见于唐。唐玄宗开

元年间置丽正殿书院，但这尚属于朝廷

藏书修书的官方机构。真正意义上讲学

授徒、传道授业的书院，则发轫于五代

之白鹿洞，而大盛于两宋。

茶陵的文教之光，便是在宋仁宗庆

历年间（1041—1048）被点亮的。最初的

县学建在县城西南的狮口山（今茶陵一

中所在），南宋时迁至紫微门外。随着程

朱理学的南下，白鹿洞书院的学风翻越

罗霄山脉，吹进了茶陵的溪谷。自此，茶

陵开启了官学与书院“一体化”的历程，

宋一代便考取进士 71 名，元人李祁曾

自豪地记录道：“科目兴，士多由学校出

……茶陵学校，于湖湘为盛。”

在茶陵书院史上，明经书院的诞生

尤为传奇，它不仅是茶陵第一所书院，

更承载了一段“武将重文”的千古佳话。

南宋绍兴二年（1132），名将岳飞率

军追剿曹成部，驻扎于茶陵火田。彼时

战乱频仍，人心惶惶，而火田当地的望

族尹彦德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宰杀耕

牛，置办美酒，连续三天犒劳岳家军，更

亲自走入军营，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

这一义举，“令六师之气不战而先夺”，

极大地助推了战局的胜利。

岳飞感念尹彦德的豪情，同时也敏

锐地察觉到这位乡绅虽富甲一方，却在

文化传承上略显单薄。临别之际，岳飞

语重心长地对尹彦德说：“君，长者也。

富而无文，当一经教子，后必有显者。”

言毕，挥毫泼墨，题写了“一经堂”三字

相赠。

这三个字，如同一颗文化的种子，

深深埋进了尹氏家族的土壤。数十年后

的淳熙十六年（1189），尹彦德之子尹士

望不负厚望，扩建“一经堂”，在东侧修

筑讲堂、斋舍与藏书楼。史载其地“前环

流溪，远挹高峰，植槐种竹，以为挟游憩

之地”。书院落成后，取“经学之传，所望

于善学者之有以明之也”之意，定名为

“明经书院”。

从“一经堂”到“明经书院”，一位叱

咤风云的将军与一个耕读家族，在烽火

岁月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契约。此后，

严塘的南溪书院、官办的紫微书院相继

而起，宋代茶陵书院数量一举跃居湖南

第三。那琅琅的读书声，开始压过了山

间的风雷声。

元代坚守：
乱世孤岛上的文明火种

元朝，对于中国儒生而言，是一个

漫长而晦暗的冬天。统治者废除科举，

轻视儒术，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然

而，在这万马齐喑的时代，茶陵却成为

一个文化的异数。

元代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压制汉

儒，但并不禁止民间办学，甚至为了笼

络人心，偶尔诏谕提倡。茶陵的士绅敏

锐地抓住了这一线生机，将兴学视为家

族存续的根本。这一时期，茶陵书院不

降反增，东山、明经、南溪、杜陵等 5 所

书院交相辉映，数量位居湖南第二。

其中，杜陵书院的创建，是茶陵士

人风骨的缩影。高陇李氏基祖李余，曾

任茶陵州同知，其后代定居高陇龙溪中

州。元至元年间，做过浙江儒学提举的

李祥淑卸任归乡，他不愿在元朝官场沉

浮，转而创设杜陵书院，自任山长，“日

率子弟潜心圣贤，涉猎经传”。到了他的

孙辈李祁，同样辞去浙江儒学副提举之

职，回乡掌教。这所书院虽毁于元末兵

火，存世时间不长，却奇迹般地培养出

士子 100 多人，其中进士 3 人（李元奎、

李朝端、李祁）、举人 8 人。在那个读书

无用的年代，杜陵书院如同一座孤岛，

守住了儒学的尊严。

而东山书院的成就，则更是堪称文

化史上的奇迹。

元大德八年（1304），陈仁子创建东

山书院。这不仅是一所教学机构，更是

一个拥有 360 亩学田、集讲学、著述、刻

书为一体的学术中心。茶陵地处偏远，

却因东山书院而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

图书刻印基地。

最 令 人 称 道 的 是 ，元 大 德 九 年

（1305），东山书院刊刻了沈括的《梦溪

笔谈》。这部刻本采用蝴蝶装，开本宏

朗，版心精小，字体劲秀，用皮纸精印，

被后世公认为《梦溪笔谈》现存最早、最

精良的版本。时光流转六百余年，这套

出自茶陵山沟的古籍流落海外。1965

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国家不惜

重金从香港购回此书。如今，它静静地

躺在国家图书馆的珍本库中，作为中华

文明的稀世珍宝，无声地诉说着当年茶

陵书院的学术高度与工艺水准。

寒门与望族：
清代科举盛世背后的推手

明代，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

讲学之风复振。弘治十七年（1504），知

州林廷玉倡建州立洣江书院，设“主敬、

行恕、修德、凝道”四斋，以心性之学教

化士子。

但茶陵书院真正的鼎盛期，是在清

代中晚期。道光之后，茶陵科场迎来了

一次史无前例的“井喷”。

据统计，从道光十八年至光绪三

十年（1838—1904）的 66 年间，茶陵共

有 7 人考中进士。这其中，不仅有道光

二十五年的状元萧锦忠，还有光绪六

年的榜眼曹诒孙、光绪二十年的榜眼

尹铭绶，以及光绪三十年的会元谭延

闿。更不用说那位出身寒门、官至两广

总督的谭钟麟。

“茅屋出宰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极大地刺激

了茶陵各个家族。无论是名门望族，还

是寒素之家，都将办书院视为改变命运

的唯一通道。

石陂刘氏，元明时期曾有“一门五

进士”的辉煌（包括翰林学士刘三吾），

入清后一度沉寂。为了重振家声，他们

在萧锦忠高中状元后，迅速建立梓林书

院，试图唤醒家族沉睡的文脉。

河坞周氏，虽非科甲世家，却不甘

人后。在同宗周鼎、周焘考中进士后，全

族士气大振，集资兴建风冈书院。在《风

冈书院记》中，族人毫不掩饰地写道：

“将他日身列风池、名登凤阁……”这种

对于功名的赤裸裸的渴望，正是那个时

代底层家族向上流动的原动力。

而最为感人的故事，发生在谭氏家族。

茶陵谭氏，历代进士多达 20 余人，

是当之无愧的“湖湘望族”。但在光鲜的

榜单背后，是无数寒门学子的血泪奋

斗。晚清名臣谭钟麟，出生于石床一个

贫苦家庭，少年时甚至“家贫不能供

粥”。为了读书，他白天在蟠藤仙塾馆教

书糊口，晚上则独居古庙，借着微弱的

灯光苦读。谭延闿在《文勤公行状》中回

忆父亲：“诵习常至夜分，所处绝困厄，

非人所堪，而志气弥厉。”

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谭钟

麟在显达之后，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

血。他捐银五百两，置田三百余亩，将石

床谭姓的蟠藤仙塾馆扩建为书院。他深

知，对于像他这样的贫家子弟，一所免

费的书院，往往就是通向广阔世界的唯

一桥梁。

除了传统望族，新兴的富裕阶层也

加入了办学大军。枣市的苏氏家族，虽

无显赫官位，但家底殷实。嘉庆年间，苏

家读书人苏联元倡议创办寻乐书院，一

家便捐田百亩。后经扩建，寻乐书院拥

有正栋三进、房舍八十余间，学田多达

一千余亩，其规模之大、资产之丰，稳居

茶陵书院之首。

跨越边界的讲台：
龙江书院的客家梦想

清代茶陵书院的繁荣，还体现在一

种开放与包容的格局上。

在茶陵、酃县（今炎陵）、江西宁冈

三县交界的砻市，有一所特殊的龙江书

院。这是由茶陵客家人牵头，联合三地

客家宗族共同创办的。

作为外来迁徙族群，客家人有着强

烈的危机感和通过科举融入主流社会

的愿望。龙江书院的建筑布局极讲究，

设有明道堂、文星阁，以及启秀、珍席、

锦心、漱芳、梯云、步月六斋。从“启秀”

到“梯云”“步月”，这些斋名层层递进，

寓意着学子从蒙童到秀才，再到平步青

云、蟾宫折桂的完整晋升阶梯。

这所书院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

成为湘赣边界客家文化的精神堡垒。在

这里，不同籍贯的学子同堂受教，书声

琅琅中，寄托着客家人耕读传家、出人

头地的集体梦想。后来，这里成为朱毛

会师的圣地，那是另一种红色的历史叙

事，但其根脉，依然深植于茶陵尊师重

教的土壤之中。

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随着科举

制度的废除，新学兴起，书院的历史使

命渐趋终结。彼时，茶陵境内共修复、续

办、创建各类书院 29 所，数量位居湖南

各州县之首。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漫长的千年岁

月，茶陵书院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

些枯燥的数字或残存的断壁残垣。

它是一种精神。是岳飞“一经教子”

的殷殷期盼，是东山书院雕版工匠的精

益求精，是谭钟麟古庙夜读的寒灯孤

影，也是无数茶陵人无论贫富贵贱、战

乱兴衰，始终不曾放下的书本。

书院虽已远去，但那融入血脉的

文化基因，早已化作茶陵大地上的山

魂水魄。在今日茶陵的校园里，在寻常

百姓的厅堂间，我们依然能清晰地听

到那穿越千年的弦歌之声，不绝如缕，

响彻罗霄。

茶陵秩堂，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旧址，前身为建于明崇祯十七年的雩江书院

焕然一新的洣江书院


